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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资本在我国扶贫开发战略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社会资本是贫困户获取资源和机会

的重要渠道，是影响扶贫工程有效性及其产出效益的重要因素。文章从理论角度分析了社

会资本及其经济影响，指出了我国贫困地区农村社会网络封闭性和内部分化、传统的规范

认同失效和社会信任度弱化的现状特点，从实践角度探索了良好的社会资本对于贫困家庭

脱贫解困，以及提升扶贫工作效率的促进作用。研究提出了培育贫困地区社会资本的 3 个重

要途径，即着力构建贫困地区多元、新型的社会网络，着力提升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着

力营造与完善贫困地区的社会制度和规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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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不是社会上流通的资金，而是指人类在各项活动中产生的社会联系、信任以

及行为规范。虽然不像资金投入那样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但是良好的社会资本有利于提

升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的产出效益，进而在个人、企业、区域乃至国家等不同层面产生经

济效益。国内外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Westlund 和 Nilsson[1] 指出，良好的社会资本有助于

提升地区性企业的经济表现。Li 等人[2] 研究发现，进入 21 世纪后社会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

的推动作用开始显现，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助推作用较中西部地

区更为明显。

社会资本主要应用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传统的扶贫措施

主要依靠大量物质、资金及人力的投入，然而有些地方扶贫投入不少，但实际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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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在于扶贫对象的精准性、因贫施策的科学性不

够[3]，对当地资源挖掘和内部参与重视不够，导致人们

多处于消极等待和被动接受的状况。因此，同样的扶贫

政策在不同地区会得到迥异的发展结果。Grootaert [4] 认

为，有些地区大量的资金投入未能帮助穷人摆脱贫困，

其原因在于缺乏一个将物质性投入相互联结起来的“链

条”，即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联结各种减贫要素投入

的“链条”或“粘合剂”，通过影响各要素的产出效

益，进而影响着扶贫工作的效率。当前，我国正处于扶

贫开发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

入到广大贫困地区。如何促进贫困地区生产要素集聚与

乡村转型发展[5]，如何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提升要素的

产出效益，进而助推贫困家庭脱贫解困，如何科学引导

和培育贫困地区的社会资本等问题，成为事关精准扶贫

战略实施的重点前沿课题。本文将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

深入分析社会资本的构成及其在我国扶贫开发战略中的

作用，针对当前我国贫困地区的发展现状，提出培育良

好社会资本的政策建议。

1	社会资本及其经济影响的科学认知

Putnam[6] 较为系统地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认

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某些方面，诸如能够促进为了

共同利益的协调和合作行为的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社

会资本能够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公民参

与网络、互惠规范以及在二者基础上形成的信任构成了

社会资本的主体。社会网络是一种多线路的联系，联系

中的每个人都共享着多种利益，包括了多种多样的正式

及非正式的联系，它是每个人开拓自身资源、利用社会

资源的必然渠道。在一个共同体中公民参与网络越密，

其也越有可能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公民参与网络促进

了交往，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奠定了未来合作的基

础。

与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的是规范或者称之为制度，

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规范，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

分。规范就是具体规定什么样的行动是需要的和被禁止

的，或者被允许和被授权制裁的。规范能够用来消除

和降低社会交往中的不确定性，增加个体福利。正式规

范、非正式的习俗以及他们的实施方式决定着经济绩

效。信任是社会网络中的一种长期普遍互惠关系， 在一

个共同体中，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越大，而且

合作本身带来信任。如果一个群体的社会资本产生了积

极的外部性，那么信任范围就可能比群体本身还要大，

就会增强群体成员与非群体成员进行合作的能力，而且

常给后者带来积极的外部性。

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结构型（人际网

络）和认知型（信任、规范和价值观）两类社会资本的

作用来实现[7]。在宏观层面，社会资本通过促进合同的执

行，提高资金可得性，补充正式制度不足，从而有利于

创新活动和物质资本投资；更加可信的政府可以增强政

策的执行度，而公民规范通过合作行为来增加公共物品

的提供以及减少负外部性，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8]。在微

观层面，家庭可以从其社会网络中获得更丰富的信息、

更多参与活动的机会及更多的资源，有利于减少交易中

的机会主义行为及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家庭收入。此外，

在社会资本较高的地区，人们更容易信任对方，增进联

系，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也更容易获得信贷，从而有利

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并且社会资本促进金融发展的效应

在法律执行较弱以及教育较为落后的地区更强[7,9]。

2	我国贫困地区的社会资本现状

当前，我国处于减贫与脱贫重大战略实施的关键时

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贫困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缺乏必

要的食物和衣服、安全的住所以及受教育的机会，还是

社会学意义上缺乏必要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联系、无法享

受公共服务的、被剥夺了的社会机会以及缺乏政治诉求

的机会等[10]。贫困户有时不是缺乏发展的能力和意愿，

而是缺乏获得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机会，即缺乏必要

的社会资本。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家庭来说，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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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社会资本存量，限制了他们的社会行动能力，无法

借助社会资本获取利益和实现脱贫目标，使其现有境况

恶化，让原本就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11]。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推进，传统社会向现代

社会的转型，农村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和农民社会

流动的加快，以及传统道德整合作用的衰退和宗族关

系的弱化，传统农村差序格局下的社会资本正在不断

丧失。广大贫困地区的社会资本由于贫困、人口外

流、区位限制、信息闭塞和现代观念的冲击等因素而

呈现如下特点。

（1）本地社会网络呈现封闭性和内部分化的特点。

贫困农村交通不便、环境恶劣的地理位置，制约了其与

外界的交流，社会网络与主流社会脱节。空间阻隔进一

步加剧信息流动障碍，“信息贫穷”已成为信息化背景

下贫困地区发展落后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信息难以“进

入”，导致信息闭塞，民众思想观念落后，难以掌握脱

贫的相关技术和知识；另一方面信息无法“走出”，农

村的贫困现实及需求不为外界所熟知，使其无法获得及

时有效的社会扶贫资源。广大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务

工，大量“三留”人口在村中逐渐成为弱势群体，且被

村中的富裕户、大户所孤立、边缘化。功利性成为贫困

地区社会网络分化的成因，而同宗、邻里感情已不再是

农村群体整合的因素。

（2）农村传统的规范认同失效。长期以来，共同的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内部互动的必要性要求村民认同

并遵守内部规范（村规民约），这种认同感成为农村地

区重要的社会资本，起到监督规范个体行为的作用。随

着市场经济、现代观念等因素的冲击，农村传统的社会

网络出现分化的同时，内部规范逐渐失去认同。农村社

会所尊崇的一些价值观、邻里情分、家族观念、群体舆

论压力已大为弱化，使得内部规范失效，也导致了农村

地区伦理道德底线的下滑。

（3）社会信任度的弱化。在传统农村社会，疾病、

盖房、上学、婚丧嫁娶等往往需要社区内部成员间的经

济互助，多年形成的互惠链增进了彼此信任度。然而，

当前贫困地区农村社会网络的分化与内部规范的失效使

得民众间的信任度降低。由于经济或能力的弱势已不能

形成互惠链，弱势群体得不到其他成员的信任，进而造

成弱势人群的农村社会网络参与度低。相对强势的富裕

人群由于市场化服务的出现对互助需求降低，也同时减

少了与其他群体的联系，进而降低了彼此信任度。

除了“熟人”间的信任度降低外，贫困地区的社会

信任（契约关系型的信任）水平亦比较低，即对于村庄

之外的人（“陌生人”）村民存有天然的排斥感，甚至

有时候表现为恐惧、不信任。这种长期的排外心理阻隔

了与外界的资源交换和信息交流，限制了个人和村庄整

体的发展，最终造成了长期贫困。此外，由于信息的不

对称以及众多官员贪腐事件的公开报道，强化了民众对

政府及其行为的不信任。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贫困

地区民众对国家的政策、工程持怀疑、谨慎的态度，接

受过程较长，往往导致各种政策、工程实施的低效甚至

无效。

3	社会资本在我国扶贫开发中的作用

3.1	 社会资本助推贫困家庭脱贫解困

对于贫困家庭来说，社会资本是嵌入于其日常生产

和生活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信任中的，由于贫困

地区市场发展不完善，市场功能不完整，社会资本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功能，并在有些领域发挥了市场所

无法起到的作用，如自我监督机制、风险分担、信息共

享、互助行为等。社会资本的作用体现在可以为贫困家

庭提供一种制度上的保障，帮助其实现所需要资源，减

少获取脱贫机会所需付出的成本。在贫困居民生活保障

与创业、就业过程中，社会网络发挥着信息供给、生活

保障和信誉保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如果能够较好地利用贫困户的社会资本，对于提高

扶贫绩效，改善贫困家庭的经济福利具有重要意义。贫

困户难以获得小额信贷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缺乏必要的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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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资产，导致信贷供给不足，致使贫困人口陷入“因为

穷所以穷”的恶性循环之中。河北阜平县创建了基于农

户信用的“三户联保”制度，该制度只承担道德责任风

险，是无需抵押的扶贫信贷机制。县政府与银行部门共

建“风险共担”机制，采取不少于三户的联保方式，为

农民发展现代种养业提供扶贫贷款担保。联保户之间自

愿组成联保小组，互相帮助，责任共担，对各户的银行

贷款负连带担保责任，有义务帮助联保户偿还其所欠的

贷款本息。县政府注册 1.3 亿资金成立县惠农担保公司，

在农户（贷款 5 万元以下）参加农业保险和三户联保，

按时偿还贷款本息后，由县财政部门给予 50% 贴息。

自 2015 年 3 月实施以来已发放扶贫贷款 1.84 亿元，覆

盖农户 4 894 户（其中贫困户 3 185 户，占 65%），助推

了食用菌产业、林果产业和养殖业的快速发展。与此同

时，贷款户的信用水平不断提升，间接影响了其他想发

展产业的贫困户，助推了县域金融诚信体系建设，营造

了良好金融生态环境。

以龙头企业为主导的“企业+基地+农户”的扶贫方

式通过实施订单农业，用合同契约的形式，把愿意从事

养殖的农民与基地和企业联结起来，加强产业链建设，

既保证了企业稳固的原料基地，又保证了农民的普遍增

收。该模式不仅提升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增进了农户

的契约精神，还提高了农户与企业的社会信任水平。河

南华英农业发展公司作为扶贫龙头企业，形成了“公司

+基地+农户”和“五统一”（统一供苗、统一供应饲

料、统一消毒防疫、统一用药和统一回收屠宰）的农业

产业化模式。公司本着农企共建的利益准则，建立了联

动发展的长效运作机制。每年投入 800 万元专项资金，

用于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小区的升级改造，帮助广大农

户改善养殖基础设施建设。2010—2012 年间，华英公

司在以建场每平方米补贴 10—20 元的形式，捐赠扶贫

资金 1 600 万元，从资金、技术、服务及政策方面给予

农户大力支持，从而使贫困农户能够快速投产、快速致

富。目前，参与养殖的农户已发展至 10 万多人，农户

从事养殖业的年人均收入达 36 000 元。新建鸭养殖小

区 474 个，鸡养殖小区 164 个。

以发展农村地区电子商务产业为目的的电商扶贫，

在扶贫攻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创新引领作用。电商扶

贫本质是以现代网络技术和现代支付体系为依托，推动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构建了贫困地区与外界

市场的联系通道，有利于打破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时空

瓶颈，实现供需直接沟通，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贫困

村、贫困户与先进生产要素和社会力量有效对接。河北

阜平县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

组建了农村大宗商品现货交易电子商务平台，构建了

“97daji”（就去大集）农村电子商务服务平台。目前，

在阜平县 500 人以上的乡村建设了156 个“一村一店”

的网店，提供电脑、电视等办公设备，并提供实操培

训。2014 年全县电商销售各类农副产品 20 万斤，销售收

入 200 万元，全年参与电商培训人数 300 人，网店从 0 家

发展到 105 家，带动 1 700 余人就业，预计 3 年内还将带

动 5 000 人直接就业，15 000 人间接就业，为阜平县农副

产品输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奠定了基础。

3.2	 社会资本提升扶贫工作效率

长期以来，各级政府扶贫开发工作的主要关注目标

是完成上级政府布置的任务，而不是关注扶贫对象是否

真正受益。在具体操作层面，各种扶贫政策措施一直缺

乏科学合理的评估，导致“过度投入”和“政府缺位”

并存，资金投放实际效果与目标有一定差距。扶贫开发

项目管理粗放，立项随意，社会配套机制体制不健全，

社会参与不足等都不利于效率的提高。汪三贵[12]指出这

种由政府部门直接传递和管理扶贫资源的方式是我国扶

贫开发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

2013 年以来，国家变粗放扶贫为精准扶贫，即针

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

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

的治贫方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强调民众的广泛

参与，从精准识别真正的贫困户，信息公示、讨论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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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到问民所需、问计于民、因贫施策，让民众全面参

与到扶贫的整个过程中并对政府官员的行为进行监督。

在这一过程中，民众的参与加强了民众与政府间的联

系，信息的及时公示助推了民众与政府间的沟通，进而

强化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对扶贫开发项目的认可，以

及对扶贫政策的接受，最终有利于扶贫项目的实施，提

高扶贫工作效率。 

2015 年国务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大政

策措施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显示，绝大部分农户认

为国家对扶贫工作重视度是高的。受访村民对国家的扶

贫政策和开展的一系列扶贫工作满意度较高，55.9% 的受

访村民认为国家对扶贫工作非常重视，37.9% 认为重视。

从农户的视角说明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围绕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政策落实开展了一系列工作，贫困村民对此有

目共睹。此外，在“非常重视”程度上，贫困人口、脱

贫人口对其的认可度逐渐提高，脱贫人口对扶贫政策的

认可度高达 64.4%，而处于贫困状态的受访者有 46% 的

认为国家非常重视扶贫工作（图 1）。

4 结论与讨论

社会资本是贫困户获取资源和机会的重要渠道，是

影响扶贫资金及人力投入效果的重要因素，也是决定扶

贫工程有效性和持续性的关键因子。因此，研究和分析

我国贫困地区农村社会资本对于探索贫困地区发展落后

以及贫困人口持续陷于贫困的根源具有重要的意义，在

实践上能够为我们找到扶贫政策低效或失灵的原因，使

得扶贫政策更加有利于贫困人口。针对我国贫困地区农

村社会资本的现状及所受到的挑战，应从三方面重点培

育贫困地区的社会资本。

（1）着力构建贫困地区多元、新型的社会网络。

充分利用亲缘、同乡、同学关系，打造贫困地区外出务

工、经商、从政、从教的能人网络，为带动贫困地区务

工输出与返乡创业搭建关系纽带。加大电商平台的投入

建设，构建贫困地区与外界联系的重要媒介，依托电商

平台的信任，促进贫困地区农产品、旅游等资源与外界

市场需求的对接，提高贫困地区知名度及特色优质资源

的经济效益。

（2）着力提升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广泛邀请贫

困户参与扶贫工程规划、实施、监管、评估的全过程，

及时公开扶贫信息，认真听取贫困户对扶贫开发的意见

及需求，并对相关政策措施进行及时调整，增进政府、

企业及贫困户的沟通、了解与互信，提升扶贫项目的精

准性与实施效益。此外，还要提升贫困农村内部的互信

与凝聚力。由村民代表组成发展小组，定期举行大会，

讨论及决议有关农村发展的议题。通过扫盲班、成人教

育、小组培训等机会，培养村民自信、自我管理、爱护

公物、自力更生等信念，促进村民间互助互信。

（3）着力营造与完善贫困地区的社会制度建设。应

该矫正制度，提高制度质量，消除由区分性别、民族、

种族、地区和社会地位造成的社会障碍，扩大贫困者的

经济机会和政治机会，要帮助贫困人口构建起能够公平

参与到经济、政治活动中的社会制度，防止由此导致的

制度性贫困，防止制度失控（无能政府、弱小政府）和

制度过剩（无赖政府）现象，提高政府的扶贫责任、能

力以及贫困者的经济能力和政治能力。

图 1   脱贫户、贫困户对国家扶贫工作的满意度

非常重视 重视 一般 不重视 很不重视

贫困人口	 脱贫人口

0.1%

0.9%

5.8%

47.3%

46.0%

0.5%

1.1%

4.1%

29.9%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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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and Mechanism of Social Capital in Poverty Alleviatio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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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capita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Social capital is the important channel for impoverished 

households’ obtaining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ies, and it also impacts the efficienc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The paper analyzes social 

capital and its economic impact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t indicates the condition of social capital of impoverished regions of China, 

including the closeness and differentiation of social networks, failure of traditional norms, and decline of trust. Then, the paper investigates 

from the practice perspective, how social capital contributes to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ts efficiency improvement. Finally, it proposes policy 

implications, including constructing multiple and new rural social networks, improving peasants' trust upon governments, building and 

perfecting rural social institution and n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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